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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沙市原是一座傍海的山丘，十八世紀葡萄牙曾發生內亂，王室人員逃難來此。基於安全的考量，便把王宮建在山頂，四周則駐

守重兵。對巴西人而言，沙市是一座歷史名城，文化氣息相當濃郁。　　沙市的市中心是雄偉的聖法蘭西斯大教堂，以及約有畝許

大小的教堂廣場，恰好座落在山峰最高之處。圍著教堂廣場的是當年王室成員的華舍，清一色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。地面鋪設著整

齊的青石磚，每塊大約半尺見方，從廣場一直蜿蜒到山下。

　　九月七日大道便是原來山頂的崚線，曲折迂迴，如同一條長蛇，把上城與下城聯結在一起。沙市之美，也就美在這種自然景觀

以及人為巧思的配合。

　　兩百多年來，巴西一直停滯在農業社會中，葡室各種建築的遺風仍在。只是滄海桑田，歲月刻劃出斑駁的痕跡，更添後人思古

的幽情。來這裡的觀光客，不論是巴西人或是歐洲人，僅僅基於這一點文化上的親和性，就遠比躺在里約巴卡巴納海灘上的人有氣

質多了。

　　不過文化古蹟的價值，每每是在失去以後，才會被人們重新定位評估。在外來遊客的眼中，那些剝蝕了的建築是時代的珍寶，

卻是本地居民最痛恨的廢墟；滿地凹凸不平的青石磚、數百年來行人車馬殘存的真跡，待現代化的汽車奔馳其上時，那六級地震的

威力，更令人頭疼不已。

　　近年沙市漸漸發跡了，石油工業的興起，使得山下的荒原頓成新都。櫛比鱗次的高樓大廈，平坦寬廣的柏油道路，吸引了大批

白領的中產階級，在下城安家落戶。

　　儘管如此，上城的地位不但不減，反而有如陳年老酒，越陳越香。有錢人都以住在山城為榮，大公司、大商號也都把主力放在

業已擁塞不堪的九月七日大道兩邊。雖然山下也是社區競立，而且無不新穎華麗，但是那些滿心不願的沙市居民，仍舊摩肩擦踵

地，飛舞在不勝其寒的山巔上。

　　最終，新的秩序形成了。上城的居民多是王孫巨賈，下城則屬於石油新貴。在上下城之間，設有巨大的電梯，一次可載近百

人，兼可運載貨物、車輛，於是皆大歡喜。

　　只是，在上、下城之間，那些原來建在半山中間，不屬於主流地帶的房舍，如今成了無助的孤屋。稍有能力的人，早就力爭上

游，搬離了那不上不下的尷尬處境。苦的是既不能上，又不能下的人們，只得抱殘守缺，躲在那百年老屋中，圖個難得的溫飽。

　　這些房舍是沙市市區之癌，一些曾經光輝過，屬於古董文物的老舊危樓，拆掉了可惜，重修又需要大量經費。長年累月的拖延

下來，危樓一天一天地更加危險。有些危樓尚且搖身一變，變成低俗的人肉市場。那些窮困得再變不出任何花樣的，便成為沙市最

窮苦無依的可憐蟲最後的庇護所。

　　尼奧等人就住在這個貧民窟內，正好在下城與上城之間的半山腰，一個三不管的地帶。

　　月色皎潔，隱隱約約之中，還能分辨出幾個魚貫的人影，高一腳、低一步地走在峻峭的山坡上。那裡有一條草長齊膝、彎彎曲

曲的羊腸小徑，雖然也有石階，卻因為視線不清，平添了幾分恐懼。東尼特意走在我前面，每次遇到障礙，他總會回過頭來，大聲

提醒我小心。

　　這時正是午夜，月亮已經昇到天心，我們背後是上城的中段。眼前茫茫一片的銀白，定目看去，淡淡的光輝下，尚有一層一層

的輕影。那遠處有片一望無際的薄紗，想必就是大西洋了。一切都像夢幻般的恍惚，風很清涼，人影綽約，連自己的意識，都是飄

飄渺渺的時有時無。

　　為什麼在沙市住了這麼久，而這裡又是這麼近，我卻是第一次來此踏月夜遊呢？多虧這幾位新交的朋友，否則我真想像不到，

大自然真毫無分辨心。即使是最卑微的地方，她所賜與的恩澤，也絕不低於那些名山勝水。

　　隱約之中，一個模糊的黑影，逐漸出現在眼前。那是獨立在山坡上的一棟雙拼三層的磚屋，即令在朦朧的月光下，也看得出是

座殘垣斷瓦、搖搖欲墜的危樓。附近黑暗無光，我們也沒有手電筒，只得步步為營。

　　尼奧首先摸黑鑽進大門，提醒我說：「小心，這個樓梯沒有扶手。」耳中聽到的是一陣陣嘎嘎吱吱的木板摩擦聲，再加上秀子

不時地驚叫，我知道一定非同小可。

　　東尼小心翼翼地帶著我走進大門。裡面雖然比外面稍暗，好在月光從四面八方洩進來，看得倒是十分清楚。裡間不大，兩邊各

有一破爛的房門虛掩。還有一座傾斜六十度的木製梯子，梯階每級約二十公分高，歪歪扭扭地向上而升。

　　這簡直就是天梯嘛！東尼先讓凱洛琳爬上去，叫她為我領路。

　　不料到凱洛琳剛踏一步，木梯立刻就向一邊歪傾，我嚇得大叫：「別動……」一邊急得伸過手去，抓住她的肩膀。
　　凱洛琳被我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了一跳，連忙抱住木梯，驚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　　所幸東尼在後押陣，他看得清楚，說：「沒事，沒事，朱第一次來，以為這座樓房就要倒了。其實我們之中，誰的命都不會比

它長！」

　　他說得不錯，木板雖然已經腐朽，但要壓垮它，看來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　　大家手腳並用地爬到三樓，尼奧掏出了鑰匙，打開一扇釘釘補補的木門。屋內也是星光點點，月光灑了一地。原來屋頂早已變

成網狀，活像一棵百年老樹，承接著無垠的穹蒼。

　　東尼點了一隻蠟燭，光線照到壁上，照出了一幅觸目的畫，非常眼熟。我走近一看，原來是一幅太極圖，陰陽兩極各以一支箭

頭指著前後房間。陰指著後間，旁邊寫著葡文「愛」字，陽則指著前間，寫的是「工作。」

　　除了前進與後間外，面對正門處，還有一個小小的房間。室內沒有任何家具陳設，到處都是空空盪盪的，只在牆角處捲著一些

床單，倒是顯得分外清爽。

　　地板也已經腐朽，走在上面，頗有如履薄冰之感。上面也沒有天花板，斜樑貫頂，上面蓋著一些零亂的破瓦。我不禁擔心，如

果瓦片下落，那倒是真的「禍從天降」。

　　東尼把我帶到前間，只見牆上又是一個太極圖。畫得非常工整，四周並列著八卦，下面寫著一個拳頭大的葡文：「靜」。

　　東尼壓低了聲音，對我說：「這裡一般人不許進來，你是例外，但是不要隨便說話，以免打擾別人。」

　　牆上還有不少圖畫、很多象徵符號，東尼一一對我解說。我才瞭解，很多平日常見的符號，其實都含有很深的意義。

　　牆邊放的都是書籍，整整齊齊地排列著。書堆中，有一個小香案，很惹人注目。案上只擺了兩個碗，一個是空的，另一個則裝

滿了水。

　　東尼低聲說，那是他們的聖壇，壇上放著聖物，是每天祭拜用的。

　　這間房較大，靠裡還有一個隔間，尼奧正在裡面找東西，顯然是他的臥室。

　　東尼再帶我到後間娛樂室，凱洛琳與秀子已在這裡燃起了一隻蠟燭，放在中央，兩個人則盤膝對坐在地上。想不到地上竟是一

大張地毯，鋪在房內，佔了四分之三的空間。靠牆的兩側，還有兩個沒有見過的嬉皮，一個在瞑目打坐，一個卻已經睡熟了。

　　月光由屋頂的縫隙瀉下來，點點滴滴，宛如撒了遍地碎鑽。一根細細的蠟燭隨風搖曳，每個人的背後，都拖著一條又高又瘦的

黑影，貼在剝落的牆上。



　　連東尼的聲音也顯得有些神秘了：「我們這裡有很多特別規定，要請你原諒。我們白天工作，只有日落以後可以會客，這段時

間內，歡迎你常來。」

　　這時，秀子捧了一些畫出來，她小心翼翼地鋪在地上，那都是些超現實的象徵畫。線條及用色都很怪誕，畫中的題材，總脫不

開野獸的頭顱和人的軀體。我看不出有什麼意境，在昏黃的燭光下，只顯得有如地獄般的恐怖。

　　我不便置評，便顧左右而言他：「照妳的畫風看來，這些壁畫該是另外一個人畫的了。」

　　東尼說：「那是我畫的。」

　　我這才不敢小瞧他們，竟然每個人都是出眾的藝術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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